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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推动社会 “重新部落化”
的底层逻辑与关键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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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宇宙作为一种未来传播的形式, 蕴含着媒介对个体感知的深度构造以及对于社会回归 “重

新部落化” 的内在机制, 激发着人类对于社会文明与结构变革的深度想象。 在 “媒介浸透” 的内涵下,

元宇宙推动着社会的 “重新部落化”, 其内部包含着对于媒介生态与社会文明的变革机制。 在此基础上,

探讨社会基于关系与连接进行 “再组织化” 的可能性, 并结合元宇宙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入口, 有助于理解

元宇宙作为一种全新的数字文明的未来愿景。

关键词: 重新部落化; 元宇宙; 媒介生态; 价值入口

中图分类号: G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2) 06-0002-08

一、 问题的提出: “媒介浸透” 下,
元宇宙推动社会 “重新部落化” 的图景想象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革命性技术的发展往往激发着人类对于社会文明与结构变革的深度想

象。 面对数字文明的飞速发展, 媒介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已逐步发展成为形塑社会与文明的重

要力量。 从宏观来看, “现代社会已被媒介浸透 ( permeated) , 媒介不再被视为一种与文化和其他社会

制度相分离的中立性要素” [1] 。 这种对于媒介重要作用的理解表明, 对于媒介问题的考量, 需将媒介视

为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调节者, 即媒介以一定程度的自决 ( self-determination) 和权威 ( authority) , 使社

会按照媒介的逻辑来发展和运行。 从微观上看, 媒介渗透到自我图景和世界图景之中, 它们的广泛使

用使个体的感觉、 认知和记忆等文化实践行为发生了划时代的转折。[2] 媒介调节、 进入和塑造个体之

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体现出微观和宏观过程的相互塑造的、 动态的、 非线性的意义。[3] 这

种结构性的转变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过程, 如何改变其他社会要素的内

部结构及运作关系, 进而在影响个体自主性的同时, 实现社会生态文明的变革, 这便是媒介浸透。
媒介的技术属性含有改变社会形态和文明阶段的讯息。[4] 20 世纪初, 广播和电视等全新通信技术

的发明和应用曾引发众多对于全球未来与人类文明的预测。 媒介对于时空边界的拓展极大影响了个体

的行动范围, 将机械化的感官重新统合成有机整体, 实现基于感知平衡基础上对于原始部落化情感的

回归, 进而影响社会交往、 社会结构的变革。 21 世纪, 数字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形式的文化活动、 个

人赋权和游戏模式, 带来生活、 工作和思维的革命。[5] 当下, 以人工智能、 区块链、 5G 为后端基建,
以 VR / AR / MR、 可穿戴设备为前端设备, 元宇宙作为一种升维意义层面的技术媒介集成, 为个体提供

沉浸感和具身性的交互体验, 实现个体流动性与行动自由度的拓展, 使之能够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

的融合共生中生存, 进而形成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新的规则、 新的体系与新的结构。 从本质上看, 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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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提供了更具想象性的未来传播图景, 成为继原始文明、 农耕文明、 工业文明之后, 代表数字文明发

展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6]

　 　 把握元宇宙作为一种未来传播的形式, 对于社会生态与文明变革的图景想象, 我们首先需厘清媒

介对个体感知与行为的影响及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换言之, 我们无法抛开人这一核心要素来探讨

元宇宙。 媒介技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类, 人类自身就是最原初和最核心的。[7] 以 “人” 这一具有自

主性、 能动性的要素为起点, 通过审视元宇宙对于个体感知与身份的重新构造, 进而能够更为深刻地

理解媒介与社会的复杂的关联和作用机制。 实际上,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 ( Marshall
 

McLuhan) 基于技术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 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 他认为, 人类社会经历了

“部落化 ( tribalization) —去部落化 ( detribalization) —重新部落化 ( retribalization) ” 的三次社会形态

更迭, 带来社会关系、 社会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因此, 本文以探析 “媒介浸透” 下元宇宙对于社会的

“重新部落化” 为起点, 审视元宇宙对于媒介生态与社会文明的变革机制。 在此基础上, 本文探讨了社

会基于关系与连接进行 “再组织化” 的可能性, 并结合元宇宙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入口, 理解元宇宙作

为一种全新的数字文明的未来愿景。

二、 何以 “重新部落化”:
元宇宙是对社会生态与文明的更高层次的 “回归”

　 　 元宇宙的最初的表述即意味着对于现实空间的超越 ( meta) , 在这一高度超越、 广泛存在的新型空

间中, 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 中心化的社会网络正逐渐被打破, 被多元技术赋权的个体成为传

播与行动的能动性因素, 也成为推动社会生态与文明变革的能动性力量。 概言之, 元宇宙是在时空突

破、 感知整合、 深度参与下对 “部落化” 的回归, 这种回归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 也就是对于社会

的 “重新部落化” 。 若要理解元宇宙发展下社会结构的宏观图景, 则要立足于人的主体性, 探讨元宇宙

如何通过重塑感知, 使个体成为自我意识的塑造者、 社会环境的塑造者, 进而影响社会连接、 环境乃

至文明的进程。
(一) 时空突破: 元宇宙以感觉空间对客体物理空间的超越, 实现对 “部落化” 的升维构建

时间与空间是传播所蕴含的基本维度。 通过现实与虚拟的不同层次, 可以将空间分为客体化的物

理空间和主观化的感觉空间。 其中, 物理空间是一种实体, 它可知可感, 是有形实体的广延状态与伸

张状态。[8] 而感觉空间则是在社会关系、 社会连接基础上的感知延展, 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联系。 人

类早期的生产生活由于社会连接的相对匮乏, 大多存在于可知可感的客体物理空间。 而技术的发展打

破物理空间与感觉空间界限, 甚至以关系连接和感知提升超越现实空间的行为界限。 正如麦克卢汉所

说, 借助电子媒介, 人类生活在瞬时世界的信息之中, 时间和空间在一个时空世界中相互渗透, 每一

个物体凭借它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产生自己的独特空间。[9]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看, “部落化” 的

概念满足了媒介对于环境的空间想象, 其中既包含着具有实体意义的地域的物理空间特性, 也包含着

以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为基础的感觉空间特性。 在媒介带来的广泛连接下, 物理空间意义上的 “地球”
已经被感觉空间意义上 “村落” 所取代。 即对于个体而言, 媒介通过对视觉、 听觉、 触觉等多维感官

的激活, 以接近瞬时的传播速度缩短了人类交流交往的障碍, 个体之间的距离也被缩短, 而感觉的作

用则被凸显, 实现理想意义上的 “和谐” 与 “平衡” , 形成重新部落化的理想状态, 并通过技术与媒介

达到感觉空间对客体物理空间的超越。
不同于电子媒介时代, 元宇宙是一个虚拟与现实高度互通、 且由闭环经济体构造的开源平台。[11]

通过沉浸感、 交互感、 高拟真等特性, 元宇宙使时间和空间的拓展上升到一个新的维度。 正如美国科

幻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 ( Neal
 

Stephenson) 在其出版于 1992 年的科幻小说 《雪崩》 中描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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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被现实地域限制的个体可以通过 “数字化身” ( avatar) 进入虚拟空间, 开展一系列的娱乐、 社交

乃至经济行为。 元宇宙涉及的空间范围是无限的, 它摆脱了物理空间的时空观,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

进一步拉近, 使得个体能够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中自由穿梭, 通过连通丰富个体的感知, 并通过体

验性的活动进一步打破了现实社会的身份束缚, 为延伸人的创造力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 从另一

层面来说, 元宇宙由现实物理空间延伸得出, 通过对现实的描摹和复刻, 又再次反作用于物理空间,
最终在交互中模糊空间之间的界限, 从更具想象力的维度, 恢复了个体在虚拟与现实空间更为广泛的

面对面乃至意识层面的交流, 实现对 “部落化” 的回归和升维构建。
(二) 感知整合: 元宇宙实现个体中枢神经系统的融合性延伸, 统合为感知平衡的 “部落人”
从历史角度看, 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影响着个体感知世界的方式。 麦克卢汉对人的感知赋予

重要意义, 他认为, 人的感觉是个体身体能量上 “固有的电荷” , 形成了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 在最初

的部落化时代, 由于传播条件的限制, 口语传播使得人们得以当面交流, 个体是具有平衡、 和谐的感

知的人。 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印刷术的发展, 人类地域的空间界限被打破, 传播的广度有所增加, 也促

使个体形成一种单一、 线性、 理性化的思维, 使得传统的部落开始解体。 而电子媒介的出现, 延伸了

个体的感官, 身体的技术性延伸搅动了原本的感知平衡, 使得感官系统必须谋求新的平衡。[12] 在此基

础上, 个体重新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感知平衡的人, “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

网络” [13] , 部落化的社会形态逐步实现回归。 但实际上, 这种部落化的回归与理想化的部落仍存在一定

的差距。 由于技术对于单个感官的过度延伸, 个体的感知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状况, 其仅仅达到了机械

化的整合, 却并未真正实现沉浸感、 交互性、 想象力的感知平衡。 换言之, 保持身体感知的完整和平

衡是人类传播的一种理想状态。[14]

技术本身蕴含着对于个体行为的塑造与偏向, 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 ( James
 

J. Gibson)
在 1979 年提出 “可供性” ( affordance) 的概念, 来描述环境为用户提供行动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 媒

介的特有属性也为个体提供了感知与行为框架。 元宇宙以人工智能技术、 网络及运营技术、 物联网技

术、 区块链技术、 交互技术、 电子游戏技术作为支撑性技术, 也为个体在现实和虚拟社会的感知与行

为提供了可能。 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提升, 因为其带来的变化, 与电子媒介时代仅实现感官物理整合

的机械化的部落化存在差异。 例如, 在当下, 尽管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媒介浏览网页、 视频, 获得视

觉和听觉的双重体验, 但仍然处于现实时空, 时刻可能被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打断, 并无身临其境之

感。 相反, 元宇宙则使人类得以进入一个更具自由度、 更高灵活性、 更多体验性、 更强功效性的超现

实世界,[15] 通过个体的数字化,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感官互动与平衡。 个体在元宇宙中具有极高的自

由度, 能够实现接近于现实的沉浸体验, 且将个体本身作为媒介带入不同环境之中, 实现中枢神经系

统全方位、 多维度的系统整合。 个体感官不再是电子媒介时期机械意义上的整合状态, 而是一种激活

与融合的全新体验。 在这一脉络下, 元宇宙可视为社会 “重新部落化” 的表征与实践。 通俗地说, 个

体从最初部落状态下的 “听觉人” 进化为电子媒介时期的 “视觉人” , 最终在元宇宙时期成为感官融合

与感知平衡的 “部落人” 。
(三) 深度卷入: 个体以元宇宙为场域, 深度参与虚拟与现实的媒介实践

从社会实践层面, 部落化对于个体与环境的塑造则体现为个体能动性的深度卷入。 麦克卢汉曾这

样评价电子媒介带来的影响: “电子媒介时代是一个内爆、 具有包容性意识、 个人深度参与的时代。”
在他看来, 部落化需考虑每个人对于生活与行动的全面参与, 把它视为一个创新性与动态性的全新因

素。 具体而言, 人们有机会创建虚拟部落, 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起进行交流和沟通, 甚至在虚

拟环境中生存。 这一观点对理解目前的社会与媒介环境具有洞见。 当下, 媒介已实现对社会各方面的

浸透, 因技术变革使得时空的界限变得模糊, 地球上任何两点之间的瞬时连接成为可能, 人类被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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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参与的运动之中。[16] 概言之, 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个体与部落间传播的能力, 逐步突破了时空的

界限, 这一变化使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独立存在, 连接与关系成为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 通过原子化

的个体的聚合, 相互依存成为部落化社会的典型表征。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从某种角度上看就是人类的实践半径不断扩大的历史。[17] 从信息行动的

本体意义上看, 元宇宙中行动主体与行动工具之间已发生深刻改变。 在传统社会中, 人的行动需要依

靠工具实现, 并未实现真正的自主和流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体行动的范围。 而在元宇宙时代, 个

体以数字人的身份进入虚拟世界, 完成与现实世界类似的各种行为, 不再受制于物的束缚, 实现了对

于个体的 “解放” 。 媒介是人的连接点, 人体也是媒介的连接点, 展现的是技术与人和世界的关联。[18]

作为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力量和积极因素, 人是元宇宙发展中的核心, 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整合性的

部落发展方向。 在网络社会之中, 当社会行动的社会情境发生变化, 社会行动的主体发生变化。 从逻

辑上推论, 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构也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19] 元宇宙中通过技术的升维与助推, 使个

体能够选择性地进入自己所期望的场景之中, 满足自身的实践需求。 法国著名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

蒂 ( Maurice
 

Merleau-Ponty) 曾指出, 直接感知并不是被动接受产生于大脑内的表征, 而是身体主体在

生活中的交互实践。[20] 当前, 元宇宙交互用户的数量已达到亿级规模, 已可被视为一种大型的交互参

与式媒介, 加之 5G 等底部技术的普及与推动, 元宇宙在未来将承载更大规模的用户参与。 元宇宙对于

实践环境的扩展已经超越了现实社会, 深入到虚拟社会中, 进一步扩大了个体的实践半径, 并在此基

础上认知和把握世界的复杂性, 以提升实践操作的有效性。 因此, 个体以元宇宙为场域, 深度参与虚

拟与现实的媒介实践。

三、 理解 “重新部落化” 的社会变革: “再组织化” 社会的逻辑构造

媒介技术与形式的每一次 “巨变” 都与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的 “剧变” 息息相关, 以元宇宙为代

表的新兴媒介下沉为社会 “肌理” 时, 其已然成为当代部落化景观的重要动力。 这既表现在其无限连

接本质所带来的信息传输的超时空化, 更在于其彻底改变了人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方式, 更深刻影响了

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21]

(一) 实践表征: 从 “认知时代” 到 “体验时代”
元宇宙作为一种升维意义上的集成形式, 其对于视觉、 听觉、 触觉等多种感官的连接与激活以及虚

拟与现实的交融已超越传统技术单一、 静止的感官触动, 有望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多元感官与环境的整

合, 对世界产生新的感觉和认知, 使个体在 “去部落化” 时代偏向线性和单一的思维方式得到改变,
在感官平衡中得以统合, 人们开始向 “体验时代” 过渡, 社会得以 “重新部落化” 并逐渐走向整体化。

当新媒介技术下沉为社会变革的 “核心序参量” , 在声音、 图像、 文字、 感觉等多种信息载体的融

合过程中, 又给人们的感知系统带来了新的突破。 伴随着元宇宙对媒介技术的升维重组, 这将虚拟世

界与现实世界的壁垒成功突破, 智能媒介技术将人、 物和环境之间建立了广泛连接, 实现虚拟和现实

交互, 以至 “万物皆媒” 。 有赖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 人们达到了感知的巅峰, 人与媒介、 人与人、 人

与社会的连接进化到更高维、 更广泛、 更深层的阶段, 人们基于新的感官连接快速沉浸, 将未知的生

活场景变为第一人称的体验场景, 实现了 “认知时代” 到 “体验时代” 的跨越。
在 “体验时代” , 视觉、 听觉、 触觉、 味觉乃至神经系统被全方位调动, 最终达成了全面且深度的

综合感知体验。[22] 如果说, “认知时代” 是人去单向度地理解世界, 那么体验时代的重点则是基于实

现生理连接、 心理连接与时空连接的种种媒介可供性, 人成为虚实相间世界中的重要居间主体。 但更

为重要的是, 在体验时代, 人体开始作为媒介技术的延伸。 媒介技术将认识世界的物理方式逐步拓展,
人的身体开始通过媒介进行呈现, 成为媒介化进程中重要的符号之一。 从元宇宙的发展来看, “体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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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的媒介不再局限于和人类感官的融合, 而是开始逐步突破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 将原有的 “半沉

浸式” 人媒连接延伸到生理维度和心理空间, 实现感官维度和神经系统的深度连接与共鸣。 同时, 元

宇宙将人与媒介技术建立的新的连接也开始发生转向, 从依据身体思考技术转变为依据技术思考身体。
“体验时代” 的到来, 无疑将人们的社会实践自由度再次提高。 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交互, 真实

身份与虚拟身份的共生, 媒介中的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实践自由度, 从本质上而言, 人是连接媒介与社

会的核心, 人的价值、 人的能力开始空前释放, 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组织治理模式将会被重构。
(二) 关系耦合: 从机械连接到协同共生

尽管媒介技术的进步对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实践的创新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但始终以 “单

枪匹马” 的状态进行, 一直无法发挥最大公约数的协同效用, 人媒关系相对割裂, 媒介技术对人、 对

生活场景的构建是独立的。 从 “重新部落化” 的视角来看, 此刻的人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连接即可形

容, 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媒介将技术、 媒介与人按照新的传播法则充分解构, 按照 “协同与共生” 的

底层逻辑进行交织、 重组。
元宇宙时代下的人媒关系早已不再是传统时代的二维关系, 传播主体、 传播媒介、 传播技术与传播

环境融为一体, 成为一套新的传播法则。 它们相互协调、 共同发展。 究其本质, 关系不固定、 关系不

单一、 影响不单向, 人与媒介相互塑造, 共同在一个新的 “传播部落” 中互动共生。 元宇宙作为一种

升维媒介,[23] 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传播 “部落” 。 在这其中, 人的生活需要通过媒介实现, 媒介的价值

需要人的发展实现, 二者的耦合共生直接决定了新媒介环境下人生存与发展的新方式。 一定程度上来

说, 人与媒介的共生其实是一种必然, 个体以元宇宙为场域, 深度参与媒介实践。
媒介往往与人通过彼此协商、 对话形成了主体间性, 并不断展开新的社会实践。[24] 在社会发展的

逻辑之下, 人与媒介之间的共生与协同, 必然会与人、 社会和媒介三者产生交互作用。 同时, 人媒关

系之间的新变革, 也将会进一步重构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连接方式与社会结构。 当元宇宙将人媒关系演

变至协同与共生, 人、 媒介和社会构成 “部落” 共同体时的协同作用也开始显现, 此时, 社会结构开

始迭代重组, 社会深度媒介化的进程开始起步。
(三) 结构创新: 从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元宇宙, 其重要的角色就是人与社会连接的中介, 整个社会是在媒介化基础

之上进一步深度媒介化的过程。 如今的社会已完全被媒介所浸透, 媒介参与和改变了社会的整体生态

环境和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 除了内容传播之外, 媒介已经 “跨界” 成为重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基

础设施。
媒介化是指由于媒介数量级的增长, 使得许多社会空间中的生产活动与运作机制逐渐受到媒介逻

辑的影响的过程。[25] 而深度媒介化是不同于媒介化的一种社会结构创新的全新范式, 以元宇宙为代表

的新媒介和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开始下沉为社会肌理, 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 其不再是数量增

长、 效果增强等粗放型社会变迁, 而是成为社会的操作系统, 带来根本性、 颠覆性的社会变迁。 从媒

介化到深度媒介化范式的变革本质是传播不再只是社会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 而是社会形态的基本要

素, 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按照传播法则、 传播形态和传播逻辑变革与发展。
当下, 以 “元宇宙” 为代表的下一代数字媒介的使命在于重构社会形态的 “再组织化” 。 新技术革

命催生下的 “新” 媒介并不是时间新, 而是理念新、 环境新。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下沉, 技术的发展对

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构已经基本完成, 但如何重塑组织形态、 重现组织活力、 重构社会机制, 仍然是

一个重要的命题。 深度媒介化的视角下, 将原有的 “粗放型” 社会连接转变为 “精耕细作” 的关系联

结是基础, 将传统的 “分布式” 社会力量进行 “再组织” 是底层逻辑, 这需要高层次、 更深刻的社会

革命, 更需要媒介的深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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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 “元宇宙” 的诞生成为我们理解社会的 “再组织” 与深度媒介化的重要抓手和范例, 同

时对于进一步探求未来深度媒介化过程中媒介变革的价值实现、 未来传播的肌理构造和社会发展的底

层逻辑有重要意义。

四、 经济、 主体与文明: 元宇宙时代媒介价值实现的关键入口

元宇宙作为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样态, 是数字技术协同创新、 升维重组的必然结构。 AR、 VR、 NFT、
边缘计算、 数字货币、 区块链、 数字孪生、 计算机视觉、 传感技术、 游戏引擎、 3D 建模、 脑机接口等

技术都向元宇宙汇聚, 这些技术赋能交叉、 汇总了传播的诸种可能, 正向社会大众提供经济、 娱乐等

多层次的方案。[26] 在可预测的未来, 数字资产对新经济体制的构建、 虚拟人对个人主体性价值的实现、
部落共同体的契约关系对社会新的文明形态的落地达成, 将成为元宇宙时代媒介价值实现的关键入口。

(一) 新经济体制的构建: 从信息互联到价值共享, 数字资产满足部落个体价值传递需求

从部落化的视角出发, 基于情感联系的部落个体对于价值传递与共享的需求已提升到更为重要的

层面。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 ( Michel
 

Maffesoli) 在 《部落时代》 一书中指出, 现代部落本质

上是流动的、 小规模的、 感性的 ( affectual) 。 进一步而言, 部落化的社会秩序维持并不依赖于中心权力

的存在, 而是依靠成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27] 这种情感化的部落是一种经济体系下的 “利

益共同体” , 需要以价值建立牢固、 持久的联系, 即价值交换与互惠提供了部落中的个体建立共生关系

的机会。[28] 概言之, 媒介与部落化的发展使得价值作为传播内容的重要性得到重视, 并催生了社会价

值互联的潜在需求。 这种复杂交织的方式在元宇宙时代可能会呈现出更广的形态, 为理解元宇宙如何

构建新经济体制提供了核心特征与关键事实。
从当下的媒介环境来看, 互联网促进了信息的实时传输, 这种基于连接产生的效应不仅在于广义

层面的信息共享, 更在于其对于价值交换双方信息不平等的打破。 但实际上, 现有信息不平等格局的

改变并不彻底, 由于中介机构的存在, 价值流通的效率仍有待提高, 并进一步影响了价值流动的成本。
数字资产 ( non-fungible

 

token, NFT) 作为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资产凭证, 具有区块链技术具有唯一

编号、 永久存证、 不可复制、 不可篡改等特性的特质, 被视为在未来的元宇宙中建立数字所有权 ( dig-
ital

 

ownership) 和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29]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是元宇宙发展的重要催化, 若将

元宇宙社会比作一片汪洋, 人是其中的岛屿, 那数字资产就是穿梭在岛屿间的快艇。 数字资产具有超

链接全域证明的能力, 能够实现不同的应用场景之间的全域化证明。[30]

因此, 数字资产是 “重新部落化” 的重要连接手段, 是一种新的社会连接, 它已然超越趣缘关系,
由源代码帮助数字居民完成资产的流通与共享, 形成虚拟身份的构建与感知, 进而完成虚拟世界的

“虚拟社会化” 进程。 当这种连接开始落地, 人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开始打破, 认知信任开始强化, 人们

在新价值交换体系中真正实现对等。 数字资产作为一种非实体化的虚拟形态参与到未来媒介的实践之

中, 其属性从原有的信息互联变为价值共享, 是元宇宙发展的新经济体制构建的关键入口之一。
(二) 个体主体性的实现: 数字虚拟人拓展人类生活实践自由度

元宇宙世界更强调的是整体感官的回归, 是依托于数字媒介技术而达到传播的极大赋权, 在数字

躯体的驱动之下为麦克卢汉的 “重返部落化” 概念提供了更彻底的实践阐释, 其也一定映射着某些真

实生活场景的人的行为。 作为一个全新的数字文明的未来愿景, 元宇宙能够开启全新的时代, 人则是

这个新时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而数字虚拟人的出现, 拓展了人类实践自由度, 一定程度上来说,
其已然成为元宇宙的入口。 从元宇宙具身传播的视角看, 数字虚拟人具有面对面交流和跨越时空社交

的优势, 将传统传播特征与数字传播特征进行有机整合, 一方面数字虚拟人整合了感官互动, 另一方

面弥合了技术之间的鸿沟, 这更符合 “重新部落化” 的显著特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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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虚拟人是建立在聚合变化的基础上对人的身体进行再次构造, 并由此实现与世界万物的互联

互通。 数字虚拟人具有三大属性, 即存在、 感知和交往。 从存在属性来看, 数字虚拟人同现实人类一

样, 具有基本的社会化形态, 有肢体也有灵魂。 从感知属性上来看, 通过 CG 和深度神经网络渲染实现

数字虚拟人的创作与协同, 其可以感知环境、 感知情绪、 感知社会。 从交往属性来看, 数字虚拟人的

核心就是能够像真人一样交流、 歌唱, 有情绪, 也会创作。
因此, 数字虚拟人是 “重新部落化” 的重要入口, 是以人为本的未来媒介, 在社会深度媒介化的

进程中, 在 “重新部落化” 的场景中, 数字虚拟人对于人个体主体性的实现具有双向作用。 一方面,
透过数字虚拟人的连接, 可以重新整合和互联各次元; 另一方面, 人可以借助于数字虚拟人来实现自

我进化, 来扩张人的实践半径, 组织成一种新的实践的时间和空间。
(三) 部落共同体的契约关系: 社会新的文明形态的落地达成

麦克卢汉用 “地球村” 来形容现在的媒介社会, 新兴的感知模式和新兴的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带

来了更加融洽的社会环境, 这进一步消除了地域与文化的限制。[32] 同时, “重新部落化” 还有一个显

著特点, 就是每个 “部落” 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 内涵以及符号, 而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媒介带来的

“部落” 势必会带来社会新的文明形态。
回顾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认知世界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 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新的飞

跃, 经济、 社会和人类文明上升到新的层次。 元宇宙媒介时代的重新部落化已不再仅仅是对于人感知

系统的重新整合, 更是对部落化的重新定义和全面超越, 社会新的文明形态将由此落地达成。 若把当

下视作数字文明的初级阶段, 那么元宇宙时代将是数字文明的高级阶段。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元宇宙时

代下的数字技术革命看作一次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 它实质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迭代, 也是一

次社会文明形态的升级。
其实, 无论是数字资产、 数字虚拟人, 还是当前的智能媒体技术, 都只是数字文明的开始。 按照社

会动力学的逻辑, 新的文明形态落地之后, 必将打破人的单向度, 重构人类的多向度。 元宇宙带来了

新的智能虚拟世界, 现实世界和智能的虚拟世界互通共生, 在进入元宇宙这一高级阶段的数字文明之

后, 高度智能的数字文明将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新入口。
综上, 元宇宙满足了我们对未来媒介嬗变逻辑的想象, 它虽然还是一个 “待落地” 的过程, 但其

代表的媒介发展方向或许能弥补电子媒介时代的机械 “部落化” 特征。 从媒介演进机制来看, 我们还

需着眼那些能让元宇宙越过技术泡沫破裂低谷的社会性条件及个体能动性实践, 把握住元宇宙带来的

媒介革新和社会变革, 紧抓元宇宙时代媒介价值实现的关键入口, 这才是我们面向未来传播的着眼点

和着力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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